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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鸢尾乘古风 云苓 摄

□安武林

一

三月的一天，大约十点左右，
我在我的百草园里观察和欣赏种
植的花花草草。当我来到黄水仙
那儿时，被一种很奇怪的昆虫吸
引住了。

当时，黄水仙向南而开，三四朵
开得正盛。这只昆虫正对着黄水仙
的花蕊，不停地振动着翅膀。我是由
西向东走过来的，目光正好像钳子
一样，落在黄水仙和昆虫的中间。我
几乎没看清昆虫的色彩，隐约之中，
感觉它介乎于黑、蓝、灰之间。也许
是它翅膀抖动得太快的缘故，也许
是因为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缘
故，我没看清它的色彩。

这只昆虫像知了一样大小，
我从未见过。令我惊奇的是，我所
见的昆虫之中，没有翅膀抖动这
么厉害的，犹如高速行驶中飞快
旋转的车轮一样，它好像静止不
动，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圆。蛾子？
金龟子？大黄蜂？无数个念头飞快
地在我的脑海里转动。都不像，这
是一只什么昆虫？

我略倾一下身子，把头刚刚
低下一点点，就发现昆虫的嘴巴
前有一根细细的东西，像针一样，
轻轻地向黄水仙的花蕊中碰了一
下。在刹那之间，我想到了一个名
字：蜂鸟！是的，它不是昆虫，而是
鸟类，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
它是在吸花露，还是在吃花粉，我
不得而知。我不知道蜂鸟的感觉
器官如何，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和
人类一样。但我知道英国爱丁堡
的黄水仙是没有香味的，不像我
们日常见的白色的水仙，芬芳扑
鼻，香气醉人。

我大气都不敢出，犹如雕塑
一般，唯恐惊动了蜂鸟。我想，除
了人类之外，世界上许许多多生
命警觉的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
想象。我在科普书，或者影视中
见到过蜂鸟，但当我在现实中遇
到真正的、鲜活的蜂鸟时，依然
震撼异常。毕竟，抽象的知识和
具体的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不知道蜂鸟的活动范围，
生活的区域，生活的习性，但它确
实是实实在在地来到我的面前
了。我知道，能和蜂鸟相遇的概率
太小了。但我如果不是那么好奇，
不那么热衷于关注大自然的奇
妙，我也会和蜂鸟失之交臂。我的
激动和庆幸不言而喻。

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数秒之
间，我只记得自己眨巴了几下眼
睛，想拿出手机拍照的想法根本
无法实现，蜂鸟飞走了，速度快得
惊人，它飞向何方，以及飞翔的轨
迹无处找寻。目送，也不可能。我
痴呆的样子一定非常可笑，像极
了那种刚刚梦醒的人发呆的表
情。这是真的吗？不会是一个梦
吧？

感恩大千世界，恩赐给我的
这份小小的惊喜。

二

十二时许，我又来到了窗外，
走进了百草园。

突然，我又看见了一只蜂鸟。
是不是我两个小时之前见到

的那一只？
激情趋于冷静，感性趋于理性。

我想好好观察一下蜂鸟。
阳光更明亮了。
这一次，蜂鸟是在蒲公英硕

大的花朵跟前，伸着它长长的嘴，
在吸吮花蜜。蒲公英是重瓣的，看
起来像金灿灿的菊花。这种蒲公
英被称为西洋蒲公英，是指药用
的蒲公英。也许是蒲公英更对它
的胃口吧，它从这一朵上停留数
秒，又飞到旁边的另一朵上。不知
道为什么，我总想发笑。因为我想
起了女孩子们用吸管吮吸奶茶的
场景，大自然和人类是多么相似。

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充足的
时间观察和拍照。我发现，我不得
不更正第一印象中的不准确之
处，比如说体型的大小。我用知了
做了一个参照物，形容它们的大
小差不多。其实，它们至少相差一
半，在我看来。我们日常所见的知
了也就是蝉，本身不小，但有一种
蝉，我们小时候称作“压油蝉”，体
型是常见的蝉的一半之小。蜂鸟
比那种“压油蝉”还要小一些。最
多比金龟子大一些。

蜂鸟翅膀抖动的速度，极其快
捷，以至于让我产生了疑惑，它到底
是在抖动翅膀，还是静止不动。很显
然，静止不动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
常识。幻觉、幻影，都纷至沓来。一团
影，在不停地旋转，好像是知了的翅
膀。如果距离稍远一些，很容易把它
视作一只长了翅膀的昆虫。

在一瞬间，我发现了一个奇
异的现象：蜂鸟开始缓慢地扇动
翅膀，好像在大风中艰难地飞翔
一样。一下，两下，均匀地，有力
地，有节奏地扇动着。令我惊奇的

是，它小小的翅膀是黄色的。好像
是用白、黄、红三种颜色调制而
成，有一种梦幻的味道。我大惑不
解的是，为什么蜂鸟在快速抖动
翅膀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黑、灰、
蓝色，而黄色一点儿也看不到呢？
只有在我从手机拍的照片上，才
能看清楚这家伙的情况。

蜂鸟是黑灰色的，翅膀一张
开，像一个扇面。在扇子的底端，
蜂鸟身子的两侧，对称着两块黄
色，很像小小的黄蝴蝶翅膀展开
的样子。也难怪，不换角度，是无
法看清翅膀上的黄色的。放大一
点看，它和麻雀、甚至燕子都非常
相似，也就是说它和鸟类的样子
十分相像。

意外使我困惑。
我突然发现，蜂鸟的头前，有

两根长长的触须，若非借助手机
图片的放大，我根本无法看见它
们。鸟类的知识，我所知极其有
限，但我几乎没有听说或者看见
过有什么鸟儿还长有触须，且如
此之长。出乎我意料的是，蜂鸟的
嘴巴处那长长的吸管一样的东西
竟然能够打折、弯曲，垂直成九十
度的角，真不可思议。想象力似乎
受到了限制，常识和经验无法把
我从困惑中拯救出来。

三

哑然失笑。
一个科普的资料，把我所有

的激动和惊喜都化为了泡沫。犹
如一个很严肃的正剧，突然被搞
成了闹剧和幽默剧。

蜂鸟分布在西半球，主要生
活在南美洲。我们国内看到的蜂
鸟，基本都是蜂鸟鹰蛾。换句话
说，国内没有蜂鸟。

我看到的蜂鸟，不是蜂鸟，甚
至连鸟都算不上，仅仅是一只幺
蛾子，无论它们多么相似。

这是一个意外，生活中司空
见惯的意外。老熟人老朋友有时
候还会认错，更何况是一只鸟呢。

文学给人梦想，这是文学的
魅力和文学的力量，它可以给人
无限的可能。而科学，是一只向你
挥来的拳头，砸在你的鼻梁上，让
你感觉到是你的鼻梁在痛，不是
大象的鼻子，也不是猪的鼻子，更
不是小白兔的鼻子。

最美的遇见，不仅仅是诗情
画意，浪漫美丽，有时候，是一种
笑不出声的尴尬，是一种难以言
说的苦涩。

最 美 的 遇 见最 美 的 遇 见

□薛武军

晚上加班写了会东西，临睡前忽然感觉饥肠辘辘。看
见桌上昨天吃剩的半个馒头，就烧开半壶水，将那半个馒
头掰成小块，放进碗中，用开水一冲，撒点儿盐，再夹一筷
子红油辣椒，轻轻搅拌一下。于是，一碗美味的滚水（水，
我们运城方言读fu）泡馍就成功地展现在了面前。

一碗滚烫的滚水泡馍，配上同事从家中带来的芥菜
丝下肚，五脏六腑包括浑身每个细胞都感觉到无法言表
的舒坦，胃也暖暖的，胳膊腿也充满了活力，浑身都有使
不完的劲了。

滚水泡馍，是我们晋南农村一种方便快捷而且经济
实惠的美食。馍，就是自家用老酵母蒸出来的馒头；滚水，
就是普普通通的开水。

一碗看似平常的滚水泡馍，做起来却很不简单。
首先，它的主材，也就是馍很有讲究。不能用刚出锅

的新馍，因为刚出锅的新馍，吸水性太强，还没等泡好，泡
馍就会变成一碗馍花汤，根本没法用筷子夹起来吃，即使
你把馍块扒拉到嘴里，也没有一丁点滚水泡馍的嚼劲。

其二，滚水泡馍的馍块最好是用农村自做的老酵母
蒸出来的馍，千万别用超市里买的酵母蒸出来的馍，即
使放得很硬，但用滚水一泡，也会立刻变成味如嚼蜡的
馍花汤。只有用自家的老酵母蒸出的馍块，而且是放上
三五天的，用手掰成大小不等的几块，放在碗中，撒上
食盐，用刚刚烧开的滚水轻轻冲泡三五分钟。条件好
的，能冲一个鸡蛋更好了。此时，老酵母蒸出的馍块，
经过滚水三五分钟的浸泡，很快便滋滋地吮吸着滚水的
滋养，一时间便发生了奇妙的物理反应，馍块变得不硬
不软，送进嘴里咀嚼起来刚刚好。而且，经过短时间的
浸泡，小麦磨制成面粉后那种奇特的清香，立刻散发出
来，通过你的舌尖，像电波一般迅速传遍全身。用一句
很流行的广告语“舌尖上的美味”来形容它，再合适不
过了。如果条件允许，再炒一盘酱油葱花，配以滚水泡
馍，那简直就是人间第一美味。

吃完泡好的馍块，碗中所剩无几的小馍花和蛋花，用
筷子轻轻搅动几下，一口气喝下肚，所谓的山珍海味也不
过如此而已了。不，就是用山珍海味来和我交换，恐怕我
也不会换的。

在童年的记忆中，早上上学前，每家的主妇常常会给
孩子们做一碗滚水泡馍用作早饭；晚上收工回到家，也常
用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滚水泡馍来充饥、解乏；甚至家
里来了贵客，一碗滚水泡馍也是招待贵宾的上等礼遇，不
过，碗中会多一个荷包蛋或者用滚水冲开的鸡蛋。

滚水泡馍，在我们60后、70后的童年记忆中，远比现
在的鱼香肉丝、梅菜扣肉、大盘鸡等名贵菜肴珍贵得多。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特殊年代，它既是主食，又是汤肴。它
陪着我们度过了漫长的苦涩童年，是每个60后、70后永
远也抹不去的美好记忆，是刻在骨子里、融进血液里的一
种怀念和牵挂。

滚水（fu）泡馍

□晓寒

一簇簇春光绽放在枝头
走进桃花源
沾一身粉红色的香
每一朵花，都能逮住你的眼神

繁盛不竭的灵感
让诗情躲避不及
田间，沟边挤满了感叹的构思
意境、仙境入眼入心
桃林万亩，走不出香的海

思想的帆，没有归航的岸

想你，如这桃花层层叠叠
侧听，爱的蜂语
甜甜的，压低了枝头

春的心跳

在桃花面前，我的文字驻足
每一朵桃花，都是深情的眼神
从田野到峰峦
挡不住她奔放的热情

摘一瓣桃花放在唇边
亲吻春的味道
冬天龟裂的故事
己躲进背阴的西坡
一片片桃花，一张张面膜
春的诗情，亮亮的、暖暖的
桃花向上，攀向梦的彩鸢

每一片桃花，都是一句暖语
每一片桃花，都是一朵阳光
桃花，春的胎记
桃花，春的心跳
粉红色的诗意晕染天地间

爱 的 蜂 语 （外一首）


